
导 论

文化语言学研究综述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之间关系的科学，是语言

学的分支学科。在我国，文化语言学还是一个新生的学科名词，但

在国外并不新鲜。它早就以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名称存在

于学术界。

是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最为著名的洪保特（

三卷本著作《论爪哇岛的卡维语》的长篇导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

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对文化语言学研究影响巨大。

他指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

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

何想象。”按照洪保特的观点，既然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民族性和

文化特征相联系，那么对语言的研究就必须同对民族的历史文化、

风俗习惯的研究相结合。

在他被称为《原始文化》

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用三章的篇幅专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

的姊妹篇《人类学

也在他的

论人类语言的起源、发展、分化对人类文化形成的重大意义和作

用。英国又一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论》一书中，专立一节讨论了语言在整个文化体系以及在个

第一章



沃尔夫假

体的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他的文化学理论中，有三点最为文

化研究者所重视，其中一点就是强调文化的整体，即认为文化是由

各要素经过整合而成的体系，而语言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他很

强调研究“语言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话语和语言环境是密切地交

织在一起的，语言环境对了解词义是必不可少的。

摩尔根（ 是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他

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通过词语研究了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并通

过美洲印第安人的称谓语等揭示出氏族社会的面貌。美国著名人

类学家、语言学家博厄斯（ 、沃、萨丕尔（

尔夫（ 等，都曾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和社会文化进

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在调查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无论调查

哪一种语言，都应同时了解被调查人的社会文化。博厄斯的《美洲

印第安语手册》、《种族、语言和文化》，把语言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

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突破了单一学科的狭隘性，成为文化语言

学的奠基著作。萨丕尔特别注意语言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共时和

历时关系，反复强调要在文化环境中处理语言现象，要在文化背景

中研究语言事实。他认为，语言的内容跟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语

言的词汇能比较如实地反映出它们所服务的文化。萨丕尔和沃尔

夫还提出了闻名于人类学界和语言学界的“萨丕尔

说”，这一假说的核心就是“语言结构制约着思维模式，因而也决定

着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虽然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假说仍持异

议，但这一假说却对后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当代，国外文化语言学研究主要体现在“跨文化交际”这门

新兴学科上。虽然跨文化交际学探讨的是文化与交际的关系，但

由于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因而这一学科比较重视文化与语言的

研究。较重要的专著有《

、（

、



年又重新排年初次出版，

）等等。

世纪 年代，在西方人类学家的影响下，我国的一些民族

学家，例如罗香林、刘锡蕃、徐松石等人，开始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进行实地调查，也进行“人类语言学”研究。之后，不少语言学家曾

到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的调查工作，杰出

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罗常培先生的调研成果，

结集为《语言与文化》一书，于

印出版。该书堪称文化语言学的先声而被公推为文化语言学的

“开山之作”。书中论及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词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

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

看婚姻制度，都是很精彩的。然而，尽管罗常培先生这本书“对于

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但由于种种原

因，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这条路却一直人迹罕至，语言和文化的

进入

综合研究一直未能进行，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巨大的“历史的遗憾”。

年代，复兴中的国内学术界出现了空前的文化热，在

年一年，发表

这一背景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研究才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文化

语言学专著和论文才得以陆续出版和发表。仅

人名》、邓晓华的《人类文化语言学》、冯蒸的

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文章就有百篇左右。中国当代文化语言学主

要论著及学者有：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陈原的《社

会语言学》，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申小龙的《中国文化语言

学》，戴庆厦的《语言和民族》、黄典诚的《人类学与语言学》、王建华

的《文化的镜象

人类《语言 文化》、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导论》、马学良、戴庆厦

外来词》、游汝杰的

的《论语言民族学》、姚亚平的《文化的撞击：语言交往》、陈保亚的

《语言文化论》、史有为的《异文化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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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多种人文科学引进语言学；

《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邵敬敏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关于中

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张公瑾的《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

究》、《语言的文化价值》，谢荣的《论词的文化义》，刘丹青的《科学

精神：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黄金贵的《论古代文化词语的

训释》，王海棻、吴可颖的《古汉语表年龄的词语及其文化背景》，芮

道荣的《文化语言学札记二则》等等。

著作和论文中，不乏开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到深入的专题研

究。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打破了以往方言描写的

旧框框，把方言同中国文化史的许多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获得了关

于方言分化与中国文化背景之间关系的新认识。该书是中国文化

史丛书之一，已经连印三版，足见其受学术界重视的程度。游汝杰

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是一篇影响较大的文章。他把文化语

言学的目标分为三个方面：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

把语言学融入其他人文科学。

年

邵敬敏的《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一文，论述了文化语言学

的兴起和热潮的形成，将文化语言学的新潮分为三个流派，即以游

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

语言学和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语言学，并实事求是地指出

这三个流派的特点和建树，肯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建设中

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张公瑾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期的《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一文，揭开在民族研究第

世纪

上的文化语言学的探索，引起了这一领域内同行们的注意。著名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写成于 年代、发表于《中国语文》

期的《南北朝人名与佛教》是一篇力作，资料丰富，考年第

证翔实，堪为样品。文中指出：“文化语言学是说某一民族的文化

现象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有所表现，或者倒过来说，某一民族的语

言里有某种现象可以表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某一方面。”总之，

年代以来，文化语言学精品实在不少。



不少。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

已出版的文化语言学专著中，涉及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的为数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从

词义、日常谈话、成语和典故、谚语和格言、比喻和联想、委婉语和

禁忌语、敬语和谦语、文体、言语变体、身势语等各方面，探讨了英

语国家的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胡文仲、高一虹的《外语教

学与文化》着重论述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版了许多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著作。在这

些著作中，不少章节论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较重要的有贾玉

新著的《跨文化交际学》、关世杰著的《跨文化交流学》、陈俊森、樊

葳葳主编的《外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等等。

涉及中西语言文化比较的论文就更多，如许国璋的《词语的文

化内涵与英语教学》，张德鑫的《汉英词语文化上的不对应》，王铁

昆的《汉语新外来语的文化心理透视》，胡明扬的《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文化因素》，黄崇珍的《英汉比喻的民族文化特色》，马生仓的《中

西文化差异与语义歧义》、杜瑞清的《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化》、王伟

华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束定云的《语言、文化、外语教

学》、丛亚平的《俄语中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词汇》、宋传伟的《简论

俄语成语的文化价值》、语延春的《略论俄汉成语的文化差异》、胡

文仲的《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等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吴国华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学、文

化语言学和俄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已出版《文化词汇学》、《文化

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俄语文化背景知识词典》

等专著、辞书多部，发表《文化语义学导言》、《论词的文化伴随意义

特点》、《词汇文化伴随意义的跨语言对比研究》等论文几十篇。他

在俄语文化语言学系列论著中首次提出的“文化词汇学操作方法”

等观点，受到了国内外有关著名专家和学术刊物的高度评价。

语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也引起了民族语文工作者的极大兴

趣。虽然这方面的专著似未见过，但已有一些论文发表。如赵阿



文化词语的基本概念

平的《满族语文文化内涵探析》，黄伟的《试探布依族语言的文化价

值》，朱文旭的《凉山彝语及其文化研究》，李绍年的《哈萨克语文化

语言学说略》，王尧的《藏语的文化语言学释例》，曹翠云的《从苗语

看苗族历史和起源的痕迹》，曹翠云、姬安龙的《略谈苗族的语言与

文化》，姬安龙的《浅谈苗语词汇中的文化迹象》等等。

与汉语文化语言学研究比较，涉足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研究

者鲜少，因而成果也屈指可数。

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并形成热潮，与游汝杰、陈建民、申小

龙等人的积极提倡分不开。申小龙先生不仅积极提倡，而且论著

颇丰。他在近十年中，用文化的观点研究汉语，出版了《中国句型

文化》、《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

神，还是科学主义？

申小龙论文集》、《人文精

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辩录》、《汉语人文

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中国文化语言学》、《文

精神论》、《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人类语言的文化阐释》、《文

化的语言视界

化语言学》等等。

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开拓了中国语言学新的

研究领域，填补了长期以来语言研究的空白，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工作的

日益深入，包括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会

硕果累累。

作为全部词语总和的词汇，从体现文化意义的强弱有无，可以

分为两类：有不同程度文化意义者，称为文化词语；弱而至无者，称

为通义词语。

陈建民先生在为常敬宇先生《汉语词汇与文化》一书所作

文化词语是指蕴含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那么，什么是文化

意义呢？



年代，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在前人研究

的《序》中指出：文化意义“是指社会所赋予词语的引申义、比喻义、

联想义、象征义、感情色彩与语体色彩，以及特有的含义。”孟子敏

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一文中指出：“文化意义是指

社会赋予词或短语的感情色彩、风格意义、比喻意义、借代意义以

及特有的概念意义。”谢荣先生在《论词的文化义》一文中指出：“词

的文化义是指词语的形式和内容，在其结合、表达和演化的过程中

隐含着的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宗教信

仰、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等方面的意义。”以上几位先生所下的定

义大同小异，文化意义就是指词语中能反映特定文化背景的那些

意义。

词的文化义源于文化。为了认识文化义，理解文化词语，首先

要弄清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文化学极关键和重要的基本概念。与英语的

世纪中叶以来，“文化”这一概念一直是人类

（其本义为“栽培”、“养殖”，引申为“教养”、“教化”、“修炼”、“教

育”）一词相对应。

年统计，

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热心讨论的题目。由于人们研究的视角不同、

观点不同，因而对文化的理解和界说也不尽相同。各个学派的学

者对文化概念都有自己的定义。据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

和克拉克洪 年至 年，世界人类学家、社会

种。有人认为，“文化”的定义

多种。由此可见，“文化”的含义非常广泛而且复杂。

学家给“文化”下的定义竟多达

现已达

年在他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

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

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

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这一著名的文化定义影响了

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世纪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更为深刻的文化定义。他说：“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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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意思为

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

得和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

（即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观念，其中价值观念尤为重要；文化体

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同时也可认为是限制人类进

一步活动的产物。”克罗伯的这一定义，对美国人类学家影响最大。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传入，学者们对文化

的定义亦如西方学者一样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直到今天，文化问

题研究热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股主要潮流，文化的定义仍然

多种多样，尚未得出一个统一的定义。

我国的《辞海》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从

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认为这个定义较为简明和科学。

语言的各个要素都会体现出一定的文化特点。但语言的文化

特点主要表现在词语上，又突出地表现在词义上。所以，研究文化

词语，实质是研究词语的文化义。

词语的文化义具有背景性、民族性、隐含性等特点。

词的文化义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故文化义皆

有背景性，离开了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没有文化义。例如汉语的

“红”，其概念义是“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具有象征喜庆、幸福、

亲热、顺利、成功、革命、光明、进步或受人重视、被人重用等文化涵

义。这些文化义的产生，与汉族的历史背景有关。汉族人是远古

华族人的后裔，华族原聚居华山一带，其时该地气候炎热，山岭多

开红花，妇女因之喜欢戴红花、打胭脂，相沿成俗，红色便被视为幸

福、亲热的象征。汉族自尧舜禹始皆崇拜红太阳，红也就一直被看

着光明、进步与欢乐。傣族忌说“红”也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傣族

人是古越人的后裔，古越人死后，要用红色写上名字，所以他们忌

说死，也就忌说红。又例如黔东苗语的



就是黔东死亡，一般要使用委婉的说法，

“下东方”之意）。几乎各民族都忌讳直说“东归”）或

。这两个

用来指人

苗语的婉言之一。只要了解苗族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理解

的引申义。苗族古时居住在东方，后来由于战争等原

因被迫沿河西迁，形成了今天居住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四川、

云南、广西、海南乃至外国的格局。苗族认为人死后，原附着在躯

体上的灵魂要分化成几个灵魂，其中一个灵魂将返回祖先故地

或东方，因此将“死”婉称为

词语反映了苗族曾居住在东方和后来的迁徙路线。

因为文化义来源于民族文化，所以文化义的民族性十分明显。

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

不同的价值，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内涵。下面我们以“狗”

为例略加论述。

在汉语里，狗是一种受贱视的动物，用“狗”组成的词语几乎都

含贬义，很少是好话。《现代汉语词典》所列有关“狗”的条目中，含

贬义的有：狗胆包天（骂人的话，指人胆大妄为）、狗急跳墙（比喻走

投无路时不顾一切地行动）、狗皮膏药（比喻骗人的货色）、狗屁（骂

人的话，指毫无可取的话或文章）、狗屎堆（比喻令人深恶痛绝的

人）、狗头军师（指爱给人出主意而主意并不高明的人）、狗腿子（骂

人的话，指给有势力的坏人奔走帮凶的人）、狗尾续貂（比喻拿不好

的东西接到好的东西后面，显得好坏不相称）、狗熊（比喻怯懦无用

的人）、狗血喷头（形容骂得很凶）、狗咬狗（比喻坏人之间互相倾

轧、争斗）、狗仗人势（骂人的话，比喻仗势欺人）、狗嘴吐不出象牙

（比喻坏人的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哈巴狗（比喻驯顺的奴才）、狼心

狗肺（比喻心肠狠毒或忘恩负义）、走狗（比喻受人豢养而帮助作恶

的人）等。

。英美人喜爱狗，在英语很多习语中，

同样是“狗”，英美人和汉族人赋予它的文化义却迥然不同。

狗，英语称



组成的词语，和汉语

狗追石子，比喻毫无主见，

，由

，汉语意思是“你是一个幸运并无贬义。例如

，译成，而不是“你是一只幸运的狗”；又如

汉语是“人人都有出头之日”，而不是“每只狗都有它的一天”。

黔东方言苗语把“狗”称为

一样，也多含贬义。例如：

作动词 的状

盲目追随别人）

阴险毒辣的人）、

（不叫的狗往往咬人，比喻表面沉默寡言、忠厚老实而内心

（瘦狗拉硬屎，比喻打肿脸充

（其中的名词　

胖子，强装硬汉）等。这些文化义，是苗族人在谙熟狗的习性后赋

予的。值得注意的是，一提到狗，苗族人还会联想到它竟在大庭广

众之下进行交配。于是，在黔东苗语里，还用以指人“乱发生两性

关系”。例如：

（因乱搞男女关系而

（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

语，指人像狗一样乱搞男女关系）、

名声臭） （乱搞男女关系

的男人）等等。

，由 组成的词语也多含贬

（小崽，骂人的话）、

湘西苗语称“狗”为

义。例如： （狗

（狗的性格）脸）、

（狗肺，

狗肝，泛指人的心思很坏）等。川黔

狗改不了吃屎，即本性难移）、

指良心不好）

，由滇苗语称“狗”为 组成的词语也多含贬义。例如：

（狗伸狗缩，比喻

（意为那人吝啬得很）等。

（说狗话，即说脏话）

人睡懒觉）、

和汉语、英语不同的是，苗语的“狗”具有两重性，由“狗”组成

的词语，除多含贬义外，有时含有褒义。例如，黔东苗语的

，意思是“老狗识烫饭”，常与

，意为“老狗能撵得野兽”，比喻老年人经验丰

富。又如，

（老马识途）连用，比喻义同



（狡猾得像死

又例如“龙”。汉族认为龙是腾云驾雾、喜降甘霖、造福众生又

神通广大的神物，象征吉祥，在中国古代还是皇帝的象征。但对于

英国人来说，龙（ 却是一种吃人喷火的恶魔般的怪物，是可

怕、凶恶的象征。和汉族一样，苗族也把龙视为吉祥物，银饰上雕

龙，过年过节、操办喜事，喜欢用兔（卯）日、龙（辰）日。

不止“狗”和“龙”的文化义有鲜明的民族性，狮、虎、鼠、兔、猴、

牛、马等动物名词，花、松等植物名词，其他一些事物名词以及颜色

词语等，其文化义的民族性都十分明显。

比喻用语最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特色。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

都有着丰富的比喻用语。它们源于各自的民族文化，并充分反映

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比喻的心理基础是联想。但由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由同

一事物引发出来的联想往往不会一致，在甲种文化中由某一事物

联想到的某种特征，在乙种文化中却联想不到这样的特征，甚至联

想不到其他任何特征。例如：喻蠢笨，英语说

（笨得像鹅）；喻狡猾，英语说

（笨牛）、

猪）。中国人，包括汉族人、苗族人在内，谁能联想到鹅象征愚蠢、

死猪有狡猾的特征呢？汉族人只能说蠢猪、狡猾的狐狸或老狐狸；

苗族人只能说 （狡猾得像

猴子）。

也就是说，表示同一意义，不同的民族很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喻

体，因而存在着喻体不对应的情况。下面再举几个对同一意义，汉

语、英语、苗语分别使用不同的喻体来指代，即喻体不对应的例子：

喻威猛

威严的雄狮

汉语：猛虎

英语：

勇猛的雄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猛如虎苗 语：

喻力大

汉语：力大如牛　　　　九牛二虎之力

力大如马

牛力气

龙虎之力

喻大害

黑羊

汉语：害群之马

英 语：

弄脏了一锅菜的虫苗 语：

喻大喝

鱼饮

汉语：牛饮

英 语：

牛肚子苗 语：

以上喻体不对应，完全源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根。例如上面

所举喻力大的例子，汉语、苗语都说“力大如牛”而英语说“力大如

马”，这是因为汉族和苗族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而英国古代主要

靠马耕，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思维习惯使汉、英、苗民族对同一意义

分别使用不同的喻体来指代。

还需注意的是，苗族常以自己最熟悉的动植物作为喻体。因

为以具体的事物比喻抽象的事物，以浅显的道理比喻深奥的道理，

以人们熟悉的东西比喻人们陌生的东西，是运用比喻必须遵守的

原则。苗族多居住在山区，对动植物了解得十分透彻，因而常以动

植物作为喻体来指代某种意义。这里仅以猴喻为例：

像猴子一样聪明

像猴子一样狡猾

肢体灵便如猴

瘦如猴

喻聪明：

喻狡猾：

喻敏捷：

喻瘦削：

英语：

苗语：



采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诗句。“杨”、“柳”又分别

喻苍老： 满面皱纹像老猴

从苗族的这些猴喻我们知道，猴子具有聪明、狡猾、行动敏捷、

瘦削不堪、满面皱纹等特点。可见，苗族对猴子的观察是多么的细

致，认识是多么的深刻。

隐含性是文化义的又一个特点，文化义都具有隐含性。各类

词语中，人名、地名、物名、表示性状的词，隐含的文化义最丰富。

地名、人名和颜色词语，我们将专立章节加以介绍和分析，在这里，

我们仅以几个物名为例，论述文化义的隐含性。

小

汉语的“杨柳”，有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杨树柳树”或者“杨枝

柳枝”、“杨花柳絮”。汉民族以“杨柳”寄托离情别绪由来已久，已

成风俗。可以说，这就是汉民族赋予“杨柳”的文化义。《诗经

雅

答李淑一》这首词中的“杨柳”一词，用作汉姓，毛泽东的《蝶恋花

隐指杨开慧和柳直荀二位烈士。

“松”是一种常见的常绿乔木，它很平凡。但由于它在雪侮霜

欺时，仍然青翠玉立，因而在汉语里，“松”隐含有“高洁”、“贤才”、

“长寿”等象征义。

，因为它速生快长，所以它隐含五倍子树，黔东苗语称

“速生快长”的文化义。希望棉花速生

有“速生快长”的文化义。苗族在种棉花或开秧门时，一般都在地

里、田里插上一根拇指般粗、剥皮带杈的五倍子树枝，树杈上还穿

着几个鸡蛋壳，即取

快长，个个棉蕾大如鸡蛋；希望稻秧快快返青、分蘖、抽穗，谷粒硕

大、饱满。

，它隐

“饭碗”，除概念义“盛饭的碗”外，还隐含有“职业”或“工作”的

比喻义。例如“找饭碗”是“求职”或“找工作”的意思；“铁饭碗”比

喻“不会失去的职业或工作”。黔东苗语称“饭碗”为

，直译为“砸饭碗”，比喻

，直译为“哪个饭碗

含的比喻义与汉语相同，例如：

失掉了工作；



，这里

，用的是

日

都不好端”，比喻什么工作都不好搞。

月

文化义隐而不露，难以察觉，在跨文化交际中最容易发生误

解。例如“菊”，指代意义是“菊花”，在汉语中有“拒寒色不移”的文

化涵义，但法语中的文化涵义却是“坟场之花”。我们如去探望一

个生病住院的中国人，可以买菊花去献给他，但如去探望一个生病

住院的法国人，则不能买菊花，因为菊花是法国人专为

敬献祖先神灵的花。

解。例如

苗语词语的文化义同样隐而不露，不能简单地仅从字面去理

，本义是“枝圆梢好”，即指枝繁叶茂、梢

部完好的树子，但苗语更常用的是它的比喻义，比喻人丁兴旺。苗

族修建新房子，用作中柱和大梁的树子必须

用的是本义。杀猪操办婚事的男子必须

也是用比喻

比喻义，指该男子必须有妻子、儿女，甚至还要有父母，家庭人口众

多。同样，给新娘接伞的小姑娘必须

义，指这位小姑娘必须父母双全，有兄弟，甚至爷爷奶奶尚健在。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词语的基本义显而易见，而引申

义和比喻义隐而不露。因此，引申义和比喻义值得注意。在基本

义的基础上经过推演发展而产生的意义是引申义；借用一个词的

基本义来比喻另一种事物或现象而产生的新义是比喻义。为进一

步理解词语隐含的引申义和比喻义，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基本义是“柔软”，引申为“软弱”。

基本义是“坚硬”，引申为“坚强”。

基本义是“脖子长”，引申为“嘴馋”。

（手长心贪）的说法。

基本义是“脚长手长”，引申为“手脚不干净”

（有偷摸行为）。苗族有

基本义是“开花结果”，比喻“添枝加

叶”、“添油加醋”（叙述事情或转述别人的话时，为了夸张渲染，添

上原来没有的内容）。



基本义是“天亮了才

尿床”，比喻“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基本义是“一根草不碰着

一根刺不挂着”，引申为“不稼不穑”或“一路平安”。

可见，研究文化词语，弄清词语的文化意义，既可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还能更好地进行

外语教学和民汉双语教学，更好地从事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第二章

苗族文化与苗族语言文字

苗族文化概述

苗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口较多、分布辽阔的

民族。

有关苗族及其先民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古代的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

都包括了苗族的先民。由于种种原因，苗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

有不同的称谓，但在唐宋以后就一直称为“苗”。由于“苗”的族称

历史悠久，尽人皆知，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照苗族人民

的意愿，将族称定为苗族。

根据

人，在

人；而贵州省苗族人口中的近

人。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年 月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苗族人口为

个少数民族中位居第四。贵州、湖南、云南、四

川、重庆、广西、湖北、海南是苗族主要居住地区。我国苗族人口中

的一半居住在贵州省，有

一半居住在黔东南，有

万。

还有几百万人散居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法国、

圭亚那、澳大利亚等五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全世界现有苗族人口已

逾

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



农耕文化

文化。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的生产生

活方式、思维方式、传统观念等都具有本民族的鲜明特征。苗族的

宗教文化、芦笙铜鼓文化、节日文化、鼓社议榔理老的制度文化、医

药、历法都格外引人注目。苗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

语等浩如烟海。苗族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文化、人生礼仪文化

等也保留了本民族的显著特色。本章仅对苗族文化中与文化词语

有重大关系的部分内容作简要的介绍。

苗族是最早从事农耕生活的民族之一。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范

文澜先生的考证，当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实现了定居的农

业生产之际，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仍然“过着往来不定迁徙

的游牧生活”，可见当时苗族先民比其他部族还要进步得多。

苗族传说、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等已综合表明，苗族是我国南

方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苗族有许多诸如《狗取稻种》、《麻雀

偷谷种》等水稻由来的传说故事，有专唱浸泡稻种、稻谷成熟、酿

酒、吃饭等涉及水稻种植的诗歌，《苗族古歌》多次提及种稻。《苗

族简史》指出，尧舜禹时期包含有苗族先民的三苗部落，水稻种植

已经十分普遍，这从相当于三苗活动地区的湖北京山县屈家岭文

化遗址出土文物中有大量谷物得到证明。

苗族和江南的民族文化》中说：“（日本的）水稻耕作

不仅国内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认为苗族种植水稻历史久远，

不少的外国专家学者也承认这一点。日本荻原秀三郎在其所著的

《水稻民族

文化从苗族文化中可寻找到主要的底层因素。”他还认为，楚国灭

亡时，楚国的原住居民苗族曾东渡日本，促使了日本水稻耕作文化

的尽快成熟。

由于长期种植水稻，苗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水稻生产经验。

苗族对水田的耕作比较精细，一般都经过三犁三耙之后才插秧，而


